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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圣经的译名策略 

   

摘要：和合本圣经译者本着确保基督教经典纯正的决心，以及试图在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谋求

某种契合的意愿, 采用从根本上疏离原有文化符号系统的方法以及中立化的语义，异化地翻译圣经中

的术语和概念.“不翻”的音译显示了译者对圣经的敬虔态度,同时也保存了圣经的历史相关性. 而以语义

为基础，创造一些汉字组合，构成全新的词汇翻译基督教术语和概念的策略则充分利用了汉语表义文

字的长处,生成了新的汉语词汇.扩展汉语已有词汇词义的方法既可借用文化同约性的便捷,亦可输送不

同的内涵。 

关键词：圣经；和合本；译名  

 

The CUV’s Terms Translating Strategy 

 

Abstract: The translators of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 focused on the preservation of Bible Canon, 

while with an eye to the tolera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hen rendering the biblical terminologies 

into Chinese. They intended to estrange Biblical terminologies and Chinese semiotic shell, which resulted in 

foreignization and neutraliza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s. Phonetic translating kept Bible’s historical relevance 

and manifested the translators’ respect to the Canon. The translators also creatively combined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together to convey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rms. Extension was another strategy they 

employed. It can easily and tactically bring in some new connotations. 

Key Words: Bible; the CUV; term translating 

 

汉语和合本圣经（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是近百年以来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

外华人教会（新教）的圣经通行本，也是汉语文学界和学术界最普遍采用的圣经译本。在上述领域，

若不特别说明，“圣经”均指和合本圣经。和合本是《官话和合本》（1906,1919）、《国语和合本》（1939）

的简称。1892 年，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传教目的，成立译经委员会1，在美国、英格兰、苏格兰三个圣经

公会的资助下，历经 27 年之久（1892——1919），翻译完成，其底本为 1881－1885 年的英文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许牧世,1983:139,140)。 

和合本圣经作为圣经的最主要和最通行的汉语译本，承担着向汉语读者普及圣经、传播基督教的

重任。然而，一种异质宗教的本土化是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三个阶段：语义的采纳

（Linguistic adoption）、观念的折衷（Conceptual syncretism）及价值的完成（Valuative complementation）

2（唐逸，2009）。归根结蒂，这是一个语义适应过程。外来观念必需进入本土语境，方可理解、接受。

                                                        
1 据赵维本《译经溯源》的考证，和合本译委会的主要成员为狄考文（C.W.Mateer, 长老宗北美长老会），

富善(C.Goodrich，)，欧文(G.Owen，美国卫理宗美以美会)，鲍康宁(F.W.Baller，中国内地会)，鹿依士(S.Lewis，

美国卫理宗美以美会) 

2 唐逸在其《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之类型》一文中指出“约略言之，中国基督信仰本土化需要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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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便是以基督教语义进入汉语语言的方法为入口，从翻译的角度分析和合本的译名策略，

了解和合本如何在中国建立并传播基督教词语、概念和文化。 

圣经对于汉语是“异质”的，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缺少观念价值的共界，因而很难在价值体系完整的

中华文化和汉语中找到等价概念，因此，宗教经典的译介只有两条出路——折衷或疏离。在和合本之

前，圣经汉译经历了从折衷到疏离的曲折过程。 

唐朝诺斯替教（时称景教）传入中国时，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大量地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手法，借

用了许多当时盛行的佛教术语，如“妙身”、“慈航”、“真宗”、“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

“救渡无边”、“普度”、“世尊（救世主）”、“诸佛（圣人或天使）”、“真经、尊经（圣经）”、“慈父、

天尊、佛（天父）” 等等（马祖毅，1998:142,146），结果,一方面景教受到了佛教徒的讪笑（景教碑文），

另一方面景教难有独立身份，最后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景教亦在被灭之列。明清耶稣会士在传教过

程中，由于敬仰中国的灿烂文化，采用了低姿态的“适应”（accommodation）方式译经传道，让完全不

同于中华文明的基督教“适应”中华文化（吴应雄，2000）。此时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先附佛，后攀

儒，引用儒家思想，论述基督教义。许多名词、概念都附会佛儒概念，如“上帝”，“天堂”，“地狱”，“魔

鬼”等（朱志瑜，2008），但这种夸大共性的翻译策略让西方失望，让东方困惑，成为导致耶稣会士传

教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到了清朝末期，以坚船利炮为背景，再次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不再像其前辈一样在译介圣经时

趋附中华文化，同时他们也吸取了圣经汉译的经验和教训，采用了强调源语的强势态度，这也是和合

本译委会制定译文须与原文“字句切合”原则3的大背景。 

当折衷的大门关闭，疏离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合本译者在翻译体现圣经思想精髓的概念、术语

时，自然强调原文。一方面要译介“异质”的经典，一方面又不愿折衷以便采纳，于是，问题出现了：

如何在目的语中找到适切的词语来翻译译入语文化中没有的观念呢？梁启超先生在分析了佛经汉译之

后，认为答案有二：其一，“存西（梵）音而变为熟语”；其二，“缀华语而赋新意”。4 

笔者认为，和合本在译名时采用的主要也不外乎这两种方式。 

一，存西（梵）音而变为熟语，即音译。 

翻译宗教文本时，用音译的方式译名当首推唐朝大翻译家玄奘，他有翻译史上著名的“五不翻”理

论，其内容如下： 

                                                                                                                                                                                          

姑称之为：语义的采纳（Linguistic adoption）、观念的折衷（Conceptual syncretism）及价值的完成 （Valuative 

complementation）。三者实为逐渐深化的语义适应过程，也就是外来观念体系在本土语境中植根生长的过程。

语义采纳，是初步采用本土的语词语句以迻译外来观念。观念的折衷，则是力图采用本土语境中的现成观

念来移植外来观念，以利流传。价值的完成，乃是意识到利用现成观念不仅不妥，且已扭曲原来观念，故

必须采取特殊语义手段，诸如语义中立化、限制语势、创造新义、改造原有语言或象征形式等，以利外来

价值的确立。然而必须在本土语境中确立。” 

3 《教务杂志》1919 年二月号给出了和合本译委会定下五项翻译原则，分别为： 

（1）译文须确为白话，为凡识字的所能了解者。 

（2）译文须为普通的语言，不可用本地的土语。 

（3）文体必须易解，但必须清丽可诵。 

（4）译文须与原文切合。 

（5）喻解之处，应竭尽所能，直接译出，不可仅译大意。 

4 见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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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 

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 

3，无此故，如“闯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 

4，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笔者虽无法考证和合本的译者是否拜读过上述理论，但玄奘提出的五种音译的情况在和合本的翻

译中同样存在。和合本中出于秘密故而音译的词有阿门（Amen）、哈利路亚（Hallelujah）、和散那

（Hosanna）、以马内利（Immanuel）等。“阿门”的意思为“诚心所愿”或“希望会这样”，祷告时一般以

此语结束，虽然此词的意义明确，但译者选用了音译，似乎“阿门”一词本身带有神秘力量，而“诚心所

愿”则缺乏这种力量。同样，“哈利路亚”意为“颂赞上帝”； “和散那”意为“求你拯救”；而“以马内利”意

为“主与我们同在”，道出了道成肉身、基督降世的奥妙。这些词均从希伯来文音译而来，具有极强的

宗教情感，可以说是整个基督信仰的基础，历来信徒们都乐意颂赞“哈利路亚”、“和散那”、和“以马内

利”。保存音译是所有圣经译者的共同选择。 

圣经一书中有许多华夏没有的事物。吗哪（mana）是以色列民族在出埃及时上帝赐给他们的一种

特殊食物，由于独特性，其它语言中难以找到相符的解释，音译是唯一的选择。而基路伯（Cherub, 

Cherubim），圣经提及之处颇多（如以西结书，诗篇、出埃及记以及启示录等），是与天使同类的、超

自然的上帝创造之物，一种有翅膀的活物。这种圣经独有物当然也只有音译了。“没药”（Myrrh）是麦

琪的三礼物之一，是从不同的灌木得来的一种芳香的乳液树脂，因中华无此物，故音译，并加上类别

词“药”以表明其作用。 

圣经中还有许多音译译名，如玛门（Mammon）、拉加（Raca）、魔利（Moros）、低土马（Didymus）、

拉比（Rabbi）等，均为普通名词，非不可译也，只因历史渊源，和合本采用了音译。“玛门”一词出现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13 节,“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玛门”意为金钱或财富，没有其他涵义。

“拉加”和“魔利”出现在马太福音五章 22 节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

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魔利”都是从希伯来语音译出来的，前者意指“废物”或“无赖”，后者

指“蠢东西”，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约翰福音几次提到耶稣的门徒多马，均称“多马，又称为低土马”，

其实“低土马”是希腊文音译词，意为双胞胎。耶稣经常被称为“拉比”，“拉比”意为“夫子，老师”。上述

词汇在圣经由最开始的原文（旧约为希伯来文，新约为希腊文以及少量希伯来文）译为其他语言时，

或由于考证不确，无法确定具体含义，或因为已得到普世认可，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后来随着圣经考

古学的发展，这些词的词意已经确定，但音译的习惯已经形成。在英语圣经翻译史上，“拉加”“魔利”“低

土马”在《修订标准版》（RSV,1946,1952）中就不再出现了，而“玛门”在《新修订标准版》（NRSV,1990）

中也被换为“财富”（wealth）。和合本依其蓝本《修订本》（RV,1881,1895）采用了音译的策略，正所谓

顺古故。 

由于生善故而音译的词，和合本圣经中也有，如弥赛亚(Messiah)、基督（Christ）。“弥赛亚”译自

希伯来语，“基督”译自希腊语，二者是同一个意思，由动词衍生，动词意为“以圣油膏身”，用作称号，

便是“受膏者”。这两个词分别是旧、新约对耶稣的正式称号，意谓他是上帝所膏立的救世主。在古希

伯来文化中，先知、祭司和王册立时都需行膏油礼。如果将作为耶稣称号的弥赛亚和基督按其意思翻

译为“受膏者”，则太过轻浅，将耶稣等同于普通的先知、祭司和王的身份，降低了耶稣的神性，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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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耶稣的神性，弥赛亚、基督保存为音译。 

笔者学识浅陋，未发现和合本中有出于“舍多义故”而不翻的词。但却发现了一些由于考证不实、

无法确定其具体含义而保留的音译词。乌陵和土明即为二例。乌陵（Urim）、土明（Thummim）是希

伯来词语，意即“光明”及“美德”，有资料说它们是用来察验上帝旨意的一些石块，又有资料说它们是

其他象征物。但普遍认为它们类似骰子或硬币，投掷之后有底面之分(圣经百科全书:1610 )。但其到底

为何物，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因此音译。 

除以上几类音译现象之外，和合本中还有大量的音译词，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人名。《圣经》中的重要人物，如亚伯拉罕、雅各布、耶利米、约瑟、以诺、摩西、约书亚、

迦勒、基甸、参孙、大卫、以色列、以赛、但以理、施洗约翰、彼得、保罗，均为音译。人名以音为

重，虽有因缘，不取意译，和合本从头至尾贯彻了这一原则. 

2. 地名。如伊甸、迦南、拿撒勒、伽利利、西乃山、锡安山、耶路撒冷、巴比伦、客西马尼、

各各他。地名取音与人名同，虽有可译者，无妨名从主人。 

3. 部分度量衡。部分古希伯来、以及古希腊度量衡是这两个文化所独有的，随着圣经考古学的

不断发展，一些度量衡现在已可换算为公制，但和合本的译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保留了原有的度量衡，

如重量单位：他连得，舍客勒；干容量：贺梅珥、细亚；液容量：罢特，欣。 

4. 其它文化负载词，如犹太历法的十二个月，均为音译，分别是尼散、以珥、西湾、搭模斯、

埃波、以禄、抱斯利、马西班、基斯流、提别、细罢特、亚达。再如音乐符号，细拉（selah）,可能用

来表明演奏时的停顿，在诗篇中出现超过 70 次。某些官衔，如“拉墨”（Labmag）,是巴比伦官员尼甲

沙利薛的官衔（耶利米书三十九章 3 节和 13 节），其意义不能确定，无可比拟，只能音译。 

《圣经》文本本身带有对历史的回溯和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反映，为了保持圣经文本的历史文化相

关性，和合本采用了大量的音译词汇，这既表明了其外来身份，也显现了译者敬虔的态度。在表达异

质性方面，音译当然是首选，然而过多的音译只能破坏阅读。“不译”的音译虽可达到“免争”、“不滥”

的效果(章士钊,1910)，但却使人不知所云，根本达不到翻译的根本目的。况且“表义”的汉字并不是音

译词的很好载体，汉字本身的联想破坏了音译的初衷。“意标文字，多望文生义之弊”（胡以鲁，1914）。

比如简单的“尼哥底母”，易被读者理解为“尼哥的母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通常用“底”表示助词

“的”）。而既有意义传递，同时又可赋加新义以表示异质文化的“缀华语以赋新义”的翻译方法似乎正好

符合圣经译者们的要求。 

二， 缀华语以赋新义，即扩展词义。 

正如上文所提，圣经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相当自然地被纳入“以佛道释耶”或者“以儒释耶”的冲

动中。文化的“自我映射”，以及阅读活动中的“求同”心理，使得早期的圣经翻译都深深地烙上了佛、

道、儒的印痕。但进入新教翻译阶段，传教士们清楚地意识到汉语语境与《圣经》文本之间的异质性。

他们不再致力于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而是想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译文能够在语言的

容忍程度之内，同时又能表达异质的《圣经》思想。和合本中构成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观念、形成基督

教教义的基本范畴大多采用了这种译名方式，如：信心（信）、上帝（或神）、罪、中保、义等等。这

些词汇乍一看，都是中华文化中已有的概念，但在圣经的文本中，它们的意义已与原义相去甚远。 

 “信心”（faith），在整本新约中出现了 97 处之多（其中不包括表述为“信”的相同概念）。 “信心”

是基督教的核心，也可解释为基督徒所接受的整体的教导和真理。旧约中，“信（心）”首先是接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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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生命的延续者和历史的掌管者，同时旧约也十分强调“信（心）”就是信赖上帝的

约。（如哈巴谷指出，“义人因信得生”）。在新约中，“信(心)”的重点，是对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最终启示

做出主动的回应。“信心”经常用以刻画人们对耶稣言行和初期教会所传福音做出的充分回应。如“你的

信救了你”（路加福音七章 50 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均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

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五章 6 节），“我若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哥林多前

书十三章 2 节）(圣经百科全书:1770-1774)。而根据《汉语大词典》，“信心”通常指“相信自己的愿望或

预料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 

“中保”（Mediation）：在和合本圣经中，中保的职责是代表他人来到上帝面前，然后带着上帝的权

柄，传达上帝的旨意及确据。新约中，耶稣被视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首先他是一位先知，代表上

帝向人说话，把上帝启示出来（马可福音六章 15 节，八章 28 节）。更重要的是，新约各处都指出人之

所以能认识上帝，得着救恩和盼望，全是依靠基督。上帝计划的目的集中于他，他是创世的中保，也

是救赎的中保（歌罗西书一章 15 节，22 节）。而汉语中，中保只是普通的中间人、保人之意。 

“罪”（Sin）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需要救赎。

而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与中华文化中的“罪”相去甚远。以色列的上帝为人类行为立下理想，设定标准，

而圣经最常用于罪的词汇（希伯来文 hata，希腊文 hamartema）原意为“没有射中，达不到标准，未能

完成责任”（参见新约罗马书三章 23 节）。作为法律的赐予者，上帝定下了人类自由的界限；另一个常

用的词（希伯来文 abar，希腊文 parabasis），描述罪是越过了范围，跨越了那些定下的界限。在圣经中，

罪有宗教和社会之分。罪就是不虔诚、不尊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荣。罪是负债，是对美善的上帝未

偿还的责任（参见马太福音六章 12 节），而社会罪行——通奸、威迫、不公正、偷窃、罪行、残忍、

忽略穷人——也是罪（参见出埃及记二十章 12－17 节，约伯记三十一章，以赛亚书一章 12－20 节，

阿摩司书一章 3－16 节）(圣经百科全书:2371-2375)。这种将“社会与宗教”罪观结合起来是以色列文化

（《圣经》）独有的。 

“上帝”（God）的翻译源自利玛窦。利玛窦为传播基督教，充分挖掘利用中华文化，认为中国“古

儒”的“上帝”就是《圣经》中那位有位格的神。（朱志瑜，2008）这种翻译虽然受到东西方的批评，但

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一方面这是因为读者们早已不认识原来中华本土的“上帝”了，因而不会对西来

的“上帝”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其次，“上帝”两个汉字似乎让人们对这位西来的神有某些了解，如“上天

的主宰”之类，这对了解“God”是有帮助的。渐渐地“上帝”一词脱去了其固有含义，只指基督教的“唯一

真神”。 

“义”(righteousness)：汉语文化中的义，指正义，公正，一般都将其规范在“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中。而《圣经》中能满足与身份相符的期望就是义人，如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被称为“义人”，因

此亚伯拉罕是义人，挪亚是义人。  

其他的一些按扩展词义的方式翻译的词汇还有“道成肉身”（指上帝借着耶稣成为同时具有神性和

人性的肉身）“审判”（指上帝对人类行为的回应）、“恩典”（指上帝面对人的漠视和背叛时，给人无穷

的赦免和赐福）、“悔改”（指离开上帝的人知道了自己的罪恶以后，回到上帝那里的行为）、“和好”（指

悔改之后与上帝重新建立和谐关系）、“姊妹”（信主的女性信徒之间的相互称呼）、“弟兄”（男性信徒

间的称呼）等等。 

以上这些《圣经》中的独有的关键范畴，都用了中华文化已有的概念进行表述。但细细品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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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词汇都已不再是其原有含义。对于初读者，这些词汇首先不像音译词那样令人望而生畏，相反，它

们会使人产生一些亲切感。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们会发现这些熟悉的词汇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圣经》中还有大量的概念和范畴是以语义为基础，创造一些汉字组合，构成全新的词汇进行翻

译。比如以下几例： 

“相交”（fellowship，communion）5在希腊文中为“koinonia”，是指彼此交往时的体验。圣经中指基

督徒与主以及其他信徒的交往和关系。与主相近相亲，与其他信徒彼此勉励、接纳分担，同心合意。

在“相交”的观念中也含“有份”（joint participation）的意思，指与主受难有份，蒙福有份。“相交”是基

督徒生活的基本理念，是理解基督教的必由之路。(圣经百科全书:1728,1729)“相交”一词是汉语中原来

没有的。 

“福音”是从新约希腊文的 evangelion 及英文的翻译 gospel 意译而得的。“evangelion”一词在荷马史

诗《奥德赛》中是作为给予传信息的人的“赏赐”，或指获得好信息后向神明所献的“感恩祭礼”。圣经

中它的意思是“好消息”，“有福之音”。这个术语表达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人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的令

人欢乐的宣告。 

“称义”（justification）：人本来过着罪恶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罪人，现在被耶稣的血洗净，因为

信耶稣而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上帝已不再计算过去的一切罪。 

“重生”（Regeneration）：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再生”，在《圣经》中是指人类的内心被圣灵洁净和更

新，从倾向犯罪变成与上帝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包括重建道德和接受新的生命。耶稣告诉一位年老尊

贵的犹太学者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这一类以语义为基础的创造性译名还包括千禧年、十字架、异象、洗礼、按手、逾越节、圣殿、

使徒、天使、成圣、救恩、圣餐等等。这些语义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翻译有的因为在汉语语境中有相近

或相似的联想很容易被读者理解、接受，并进入汉语，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新鲜血液，比如福音、天使、

重生等，而有些则因在汉语语境中没有相似的联想和感觉，被排斥在汉语言之外，也成为理解圣经的

困难所在，比如相交、异象、称义、成圣等等。 

和合本的译者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极力避免使用有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文化负载词。但在某些无关

信仰要义的概念翻译中，归化译法也是和合本译者采用的译名方式之一。比如：1.某些度量衡单位。

如：“斗”、“升”、“斤”。2. 时间名称。如：“酉时”、“申时”，将古罗马的十二时制变成古代中国常用

的天干地支制。3. 某些官阶制度。如：“巡抚”、“方伯”，以及但以理书三章 3 节所讲的“臬司”、“藩司”

等。 

 

基督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碰撞，基督教汉译体现了译者对这一碰撞的态度，身为传教士的翻译

团队小心地避开了中华文化中已有的概念，积极汲取了前几次基督教在华传播失败的原因，极力采用

陌生化的方式强行地推介基督教这一异质文化。他们摒弃了唐朝诺斯替教派在华传教时所采用的归化

认同的臣服心态，也拒绝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因仰慕中华辉煌文化而采取的“适应”的低姿态。在实际的

翻译过程中，和合本的译者们逐渐认识到传统上用来载经释道的文言文无法胜任翻译传播《圣经》的

职责，“采用高深的文言译经，容易掉进儒家常用的一套词语和典故里去，而这是必须避免的，因为沿

用儒学的术语有时候非但无法阐明基督教的真理，甚至可能曲解了它的含义”（许牧世,1983:140）。译

                                                        
5 和合本之后 “相交”也译为“团契”,现在“团契”更为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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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决定从根本上疏离译入语原有文化的符号系统（semiotic shell）（杨慧林, 2002），译名时尽量采用

中立化的语义，异化的翻译，保持圣经思想的纯正性和独特性。“不翻”的音译，以及以语意为基础的

创造性翻译虽然给阅读带来许多障碍，但却在保存异质的《圣经》概念、观点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同时，译者们也考虑到读者的诉求，在保存异质文化与接近读者的接受能力之间，译者们艰难地

寻求着平衡点。颇具亲和力的汉语固有词汇在译者手中成为了工具。他们希望读者们稍加留意能够体

会出这些词汇的不同的含义。和合本圣经极力避免富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词语，但仍然出现一些此

类用语，诸如“理学”、“仁义”、“义”、“仁爱和平”、“慈悲”、“报应”、“作孽”、“造化”、“地狱”、“道”、

“太初有道” 、“真道”、“讲道”。这些用语如果集中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基督信仰还是传统价值，自不

待言。然而事实上这些用语在和合本圣经中的出现频率极低，极其分散，故在总体上并不威胁圣经文

体的树立。（唐逸,2009） 

和合本的译名策略反映了传教士对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表明了传教士在基督教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冲突和摩擦中既确保基督教经典纯正之决心，又试图在两者之间谋求某种契合的意愿。和

合本的译名策略为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认识其他者、推荐自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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